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

                                      楔子

 那是一个罪恶的年代，罪恶的国家；拥有一个罪恶的元首，加之一个罪恶的党派，统治着整个国家，无论那个家庭，其实都受着承重的伤痛。只是在自己残酷的铡刀下，枪口下，望着别人生命变得渺茫，变得不堪一击，狂热就此出现了。是啊！哪个人不喜欢那种驾临于他人之上的感觉?哪个人又不想有主宰他人生命的权利?当拥有了强大军队，机智的元首，强大无畏的战士。当长期受到一个不公平协议的压迫，为了解脱、为了报复、为了自己人民的权利、生活，性命、为了生存空间，目的性的去向当初制裁自己的国家讨伐，报仇！就在就样的背景下，那一对对朝气蓬勃，曾经拥有完美梦想的年轻人们，面对着响应政府的号召，国家的呼唤，换上了那一身身崭新的皮囊，加入了罪恶的行列。

 汉斯·施伦伯格于1939年加入了纳粹武装党卫军，那一年他19岁，花一样的年龄。如果没有战争，他可能现在坐在大学的教室里，可能正和男同学们打成一片，也可能和某位自己爱恋已久的女同学谈情说爱，修着自己最爱的世界历史，偶尔也去学校的图书馆看看书或者拉拉小提琴。可是这一切美好的生活都在他响应政府的号召之后，变得遥不可及。而他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和一群狐朋狗友寻寻街，喝喝酒，聊聊元首的演讲以及德国对波兰地区的战况。每天就这样反复着，而他的内心是多么渴望战场的硝烟。最近的隐隐约约的德国想攻占法国的消息传入的他的耳中，他的内心变得激扬起来，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机会，一个向战友战士自己实力的机会，也是向元首表达自己爱国忠诚的机会！

 就这样，随着德国方面的精心准备，汉斯主动提出了上西线的报告，这一行为得到了上尉费雷德的认可及表奖。他对所有畏畏缩缩不愿离开本国的军人说：“如果每个人都像施伦伯格这样无畏的站出来，那么德国早就可以称霸世界！”

 就这样，德军绕过了曾经法国人引以为傲的马其诺防线，又不可思议地穿过了险峻的阿登山区。就这样，大部队轰轰烈烈的而又悄无声息地开进的法国大陆，人民百姓连逃亡都来不及。1960年6月22日，法国政府投降了。一个曾经路易十三，拿破仑统治下一度辉煌的，浪漫的，美丽的国度，短短的几十天时间就被德军给占领了，这真可称之为世纪的耻辱。

 而在这次的行动中，汉斯凭借他的无畏不惧，勇敢坚定的精神被费雷德上尉提拔为少尉，并回国接受了表彰。

初见

表彰之后回家的路上，汉斯的心情十分愉悦。微风轻拂，艳阳高照。七月的德国正直盛夏，走在菩提树下，窸窸窣窣蝉鸣，鸟儿的歌声，仿佛都在为汉斯表示祝贺。踩着地上稀稀疏疏的树荫。眼睛注视这对边的商店，匆匆行人。

 突然的一个冲击迎来，汉斯防不胜防地摔在了地上，屁股着地。晃过神来，只见一个女人同他一样也是如此地倒在地上，地上撒乱着土豆，面粉以及几个破碎了的鸡蛋。汉斯不以为然的站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尘土。便想过去帮忙把这位女士扶起来。

 “我很抱歉小姐，请允许我扶您起来吧。”汉斯伸出了右手。可眼前的这位女子眼睛却直直地盯着前方的地上。汉斯疑惑，转头一看变发现了那几个破碎的蛋黄蛋白分离的鸡蛋。

 “噢！我很抱歉女士，我会赔偿您鸡蛋的钱，可在此之前请允许我先扶您起来。”汉斯极力变现绅士。

 可眼前的这位女士并没有领汉斯的情，她自己站了起来，拿下了头上的头巾，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尘。汉斯注意到她一条腿上的丝袜破了一个洞，这与她全身整洁的装扮显得格格不入。

 她快速拿起了掉在地上的篮子，一个一个慌乱地捡起地上的的土豆。

 “我真的十分抱歉。”汉斯帮忙她建起了地上的面粉，放进了她的篮子，“请让我赔偿您的损失把。”

 “谢谢。”女士只是一声道谢，便转身欲走。声音颤抖着，显得很不自然。

 “等等。”汉斯一把拉住了她。一双胆怯的蓝色眼眸瞬也不瞬地盯住了汉斯的双眸。

 这是一个瘦弱的女子，惨白的面孔上毫无血色，金棕色的短发使她的年龄比真实年龄老了十岁。她穿着一条浅蓝色的连身裙，两条长腿直而细，一双破洞了的肉色丝袜使她看上去颓废不堪。

 “我很抱歉弄碎你的鸡蛋，以及......”汉斯看了眼她的腿，丝袜破洞的地方开始显出红印，这一定是她刚才摔倒在地是擦伤的，“你那双美丽的尼龙丝袜，我想对于以为优雅的小姐来说，丝袜可能是一个比生命还要珍贵的单品。所以，请你在这等我，请一定要等我，我马上就回来。”

 汉斯边说边望了望四周的店面，找到了一家服装店，便马上放开了手冲进了那家装修精致的。橱窗里摆着最新最时髦服饰的店。

 仅用了不到30秒钟，汉斯便拿着一个精致的包装袋冲出了店门。

 不见倩影............

 路上的行人，车辆依旧按着自己原有的速度。风儿停了。阳光照射在汉斯的脸上，身上，逼出了嗞嗞汗水。“她就这样走了吗？”汉斯心里暗想着，“她连一个让我赔偿她的机会都不给我。”

 他又四处找了一下那位女子，仿佛一块肉从自己的身上掉下之后离自己远去。她走了，她真的走了。走得悄无声息，走得十分匆急。“至少告诉我你的名字！”汉斯心中祈求。

再见

时光荏再，转眼就到了德国9月，秋色渐浓，蔬果都丰收了。菩提大道上的菩提书纷纷落下了自己黄透的落叶。因此，不断的走人扫着这一份平和安逸。

 自从上次的不到而别，汉斯的心里就迫切地想要再见到那位美丽的女人。她让自己对他念念不忘，他想接近她，补偿她的损失。他想知道她的名字，想和她一起漫步在这被秋点缀地异常美丽的菩提大道。他想和她分享生活的点滴，分享童年的美好时光，想和她探讨音乐，无论是贝多芬，或者是巴赫。他想和她一起一起....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坚定不移地爱上了她。

 但是很快，他又见到了她，那个他念念不忘，甚至每天都会想起的女子，那个他爱的撕心裂肺，无可救药的女子。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他和一群同学来到了田野里野餐。在一片堆满了稻草的空地的旁边，耸立这一个风车，它微微转动着。一个美丽的女人坐在风车旁的稻草堆上，闭着双眼，享受着阳光的洗礼，享受的微风的轻抚，享受的田野的花香。

 汉斯一看见她就认出了她，他太想她了，想的睡不好，吃不下。脑海里全是她的倩影，她的双眸。

“是你!”汉斯惊喜的冲到了她的身边。

女子睁开双眼，依旧是那双透彻心扉的蓝色双眸，她盯向了汉斯，带着一丝懒散的感觉。

   “很抱歉先生你是？”由于汉斯穿着便装而不是军装，安娜一时想不起这是谁。

   “你难道忘记我了吗？我就是上次那位撞到你的，弄破了你丝袜和鸡蛋的人，现在记起来了吗？”

听了汉斯的这一份回忆性的陈述，安娜骤然呼吸紧促起来，她当然记得他，一个党卫军。虽然自己并不是犹太人，但是身为犹太人的养父母着实另安娜担忧不已。她害怕任何一次和党卫军的接触，生怕自己有一天就把他们引回了家，他们的家应该说是一个地下室，一对好心的夫妇借给他们的庇护所，虽然现在安全，但是她还是深刻的知道这躲得了一时却躲不了一世。自己的犹太养父母对自己的恩德太深了，她不想让他们有任何的危险。

“不，先生，你认错人了，我从未遇见过你。现在我要回家了，祝你，”她望见了远处的他的同学们，“嗯..你们愉快。”

安娜起身便走，却又被汉斯一把拉住，“等等。”

安娜使劲挣脱这试图挣脱汉斯，可是他的力气太大了，自己再如何挣脱都似乎是面粉洒向石头毫无反映。

汉斯拿出了包里的那双那每次出门都必带的那双为她而买的尼龙丝袜。“至少，把它拿着。”虽然她口中不承认自己就是那位女子，但是汉斯很肯定他她就是那位自己让自己日夜想念，茶不思饭不想的女子，“还有，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女子忧郁了一下，“不！我不能收下。这太贵重了，而且我们素不相识，你没有理由会送我如此贵重的礼物。”

   “不！你必须拿着！”汉斯坚定地回答，“能知道你美丽的名字吗？”

安娜有一次忧郁了，但最终还是妥协了。

   “嗯....我叫安娜。安娜·伯克勒尔。”安娜接过了汉斯递出的包装盒。汉斯放开了手，安娜转身就走了。身影渐行渐远。

汉斯回到了同学的身旁，“嘿，汉斯，那位小姐是你的情人吗？”冈兹起哄道。

   “哦！闭嘴冈兹。”此刻，汉斯早已把安娜看作为了自己的妻子，他认为情人这个称呼来形容安娜简直就是在侮辱她。

离别

再次相见，已是圣诞节前夕。那一天上级来任务说要去抓躲在德累斯顿大街一间公寓楼里的地下室里藏着犹太人。汉斯对犹太人虽说不上喜欢也不算讨厌。而元首对犹太人却是痛恨不已。一次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只能秉公执手。

来到公寓门口，汉斯命令手下冲进去进行逮捕。不一会儿，女人的哭声就从地下室传了出来。

一对犹太夫妇被士兵残暴地拖了出来摔在了地上。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为什么要抓我们，我们烦了什么错？”一个尖锐的女声从门内传出来，紧接这一个年轻女子也被拖着出来。

那头金棕色的短发，那张苍白的面孔，那对熟悉的蓝眸。是她！安娜！

   “噢不！安娜！安娜！”夫人嘶喊着，她爬到了汉斯的腿下，一把抱住了他的腿，大声哭喊道，“长官！求你放了我们的安娜吧!她不是犹太人！她不是犹太人啊！她是纯种的雅利安人，她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们收养了她，我恳求你！我恳求！你放过她吧！你可以抓走我们!但请你一定要放过安娜！”

老妇人不停哭喊这要求汉斯放过安娜，可是他的心里何尝不也是这样想的。他真的没有想到安娜会是一个被犹太夫妇养大的女孩，怪不得见到他时总是慌乱紧张心不在焉。原来原因就是，她是一对犹太夫妇的养女。

汉斯心里很想帮助安娜，也不想逮捕这对好心且可怜的犹太夫妇，可是上级的命令就是铁一样的存在。而作为一名军人军官，他就必须体现吾之荣耀及忠诚的精神。

   “放开手，你个犹太猪。”汉斯一脚踢开了老妇人，老妇人倒地之后吐了一口炙热的鲜血。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安娜连滚带爬的来到母亲身边。

   “来人，把人给我带走。”汉斯命令士兵道，他看了眼跪在地上的安娜，心痛不已，“至于你，美丽的小姐。如果你和这对夫妇断绝关系，我可以保证你安全。你应该为你的雅利安血统感到自豪。虽然你与犹太人生活许久，但我相信你体内的血还是纯洁的高贵的。”

   “你带我们一起走吧。”安娜看着母亲，梗咽地说。

   “抱歉，你说什么？”汉斯问道，其实他的心里正为她抱怨着，“你疯了吗?你知道你们要去哪吗？奥斯维辛是奥斯维辛！你知道去哪的下场是什么吗？是死啊？”

   “我说！你带我们一起走！无论去哪！都不要把我们分开，我们永远是亲人！”

汉斯听了这番话心不由得碎了一般。他是如此爱这个女人，虽然她可能不知道，但是自己还是不情愿带她去送死的。可是，面对着自己如此多的部下，出于面子来说，他应该立刻将他们全部带走，送进集中营。可是他的内心现在十分纠结！

可是最后出于面子，他还是命令自己的部下把他们给带走了。他想，自己可以申请一个集中营的职位，他想在照顾她，不让她在那受委屈伤害。

他一直默默关注着安娜一家的情况，他们一家先后被关进了德国本土的buchenwald，sachsenhausen，theresienstadt三个集中营。他也时常给集中营里的同学好朋友打电话要求他们善待这一家人。出于对汉斯的友谊，他的朋友都很乐意帮助她，又当他们得知汉斯爱上了安娜之后，他们对待安娜的态度也更为友好了。而对于安娜的犹太养父母却还是像原来一样的对待。没日没夜的干活，少得可怜的失误，糟糕的卫生设施。都是挑战者集中营里人民极限的东西。体弱多病，瘦弱不堪的人根本就经不起这样的折腾，纷纷死在了干活的时候，有时甚至是睡觉的时候。

站起

1942年6月22日。德国撕毁了与苏联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例》，兵分三路从波兰向苏联金发。德国的此一行为也暗示着其目的是占领整个欧洲大陆。当然斯大林也不是什么好惹的熊，他命令苏联红军誓死抵抗敌人的攻击，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大陆人民安全！

虽然汉斯几次申请集中营的职务，可都没有得到答复。直到有一天，他得知安娜一家将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而自己有将被强制编入东线战场的部队。想当初他对战场是如此的憧憬和渴望，可如今他却十分惧怕和厌恶。他渐渐开始痛恨这场战争。他让他失去了太多太多，尤其是她最心爱的安娜，他很后悔当初没有想尽办法帮助他，他很痛恨当初自己那种愚昧忠诚的表现。可如今的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安娜一家可能现在已经在送往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上，而自己明天就要更随这大部队前往苏联战场。

命运将他们分开了，有将如何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1941年9月30日，德国向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发动了一场代号为“台风”的闪击战，企图在冬季到来之前攻占莫斯科。因为他们都深知苏联冬天的可怕。那零下40度的天气有时甚至不用花费子弹就能送士兵去见上帝。

然而德军莫斯科战役的失败，为斯大林格勒战役，这场二战同盟国胜利的转折点以及德军的骨折点奠定了基础。

12月6日，苏军从莫斯科城郊开始顽强反攻，到次年4月击溃了德军50多个师，其中击毙击伤德军80多万人，将敌军击退数百公里，解除了德军对莫斯科的威胁，夺回了60多座被德军占领的重要城市。

苏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的胜利宣告了希特勒“闪击战”不败的传说彻底破灭。

 汉斯

汉斯的炮兵团也在被击溃了的德军的50多个师里边。汉斯作为一个二级小队长，在整个战役中表现了他当初在西线如出一辙的猛虎般的态度。但当他望着自己身边的好友战友一个一个得到了子弹的洗礼，手榴弹的冲刷，一个个地倒了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鲜血染红了大地，更染红了人们的双眼。

当汉斯的团再也没有抵抗的余力时，他提议选择向苏军投降。可是被战地执法兵一口驳回，他还声称如果谁向敌军投降，现在自己就崩了他。可当他还未把话说完，就被汉斯一枪射穿眉心。倒在了血泊之中。

   ”同志们！投降不是一种耻辱!我们国家给全欧洲带来了那么多痛苦，势必得不到最终的胜利。别忘了！我们还有家人！我们爱的人！他们都在等着我们回去和他们团聚！他们需要我们！德国也需要我们重建！”经过了汉斯这四面楚歌般的提议。不少士兵都扔下了枪支举起了双手，想苏军投降。然而也有一些士兵选择了送自已一颗子弹。他们把命献给了祖国，更把躯体想给了这块美丽的大地。以表示赎罪。

安娜

而当安娜到达奥斯维辛之后，这里的一切都让她惊呆了。这里成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送到这里，他们被搜刮光财物，剃光头发，然后脱光衣服，走上一条用不归路。

而当进行任务筛选时，安娜又被约瑟夫·门格勒医生看重，这个被称为“死亡天使”的纳粹集中营军医。有因为安娜的雅利安血统，他在门格勒博士的研究所里当了一名护士。她在这里一直待到了奥斯维辛被解放，可她却从来都不知道原来门格勒医生一直在这里做着一些残酷的手术。比如：给眼睛染色，甚至活扒皮。平时的门格勒博士在她看来都是和蔼可亲的好人。然而他在秘密实验室里却做着这样的实验，实在让安娜难以信服。

理想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二战的风雨在欧洲大陆上彻底结束了。

 战后的安娜回到了故乡德国，而此时的德国早已变得残破不堪。汉斯也从苏联的战俘营中被释放了。当他再一次登上祖国的土地时，唏嘘不已。当初那个美丽的菩提树下的大地，早已面目全非。

 一年之后，安娜成为了一名医院护士，汉斯成了一名高中历史老师。在一次教职工体检中，汉斯和安娜再次相遇了。汉斯惊喜万分，不知所措，面对着安娜连忙跪地求婚，安娜同样激动不已。立马答应了汉斯的求婚。

 就这样两个人的故事算是大团圆了。他们两人此后永远生活在一起，生儿育女，白头偕老。幸福美满的生活着。

现实

是的。人们永远只会记住最好的一面。无论是多么悲惨的年代的故事。但是，万事不会永远都是美好的。命运永远带领着不同模式的道路，指引不同的方位，结局也都会各有千秋。但肯定的一点，那就是他们都不会一样。自然有美满的结局也会有悲惨的结局。就像汉斯和安娜的故事，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渴望。

事实上，汉斯冻死在了一个零下40摄氏度莫斯科的夜晚。他的尸体也随着那片皎洁的白雪融入了那沾满了鲜血的大地。

安娜在奥斯维辛的毒气室中，和自己的犹太养父母一起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尸体被烧成了颗颗尘埃。向东方飘去，向世界飘去，向和平飘去。

人都有同样的开始，甚至都有死亡这一个最终的结束。可是战火不饶人，他逼迫那些人走上了一条不归的道路，有的人提前被给与了结束，有些人即使生存下来，心灵也都承受了巨大的创伤。他们遭受的东西太多太苦了。我们这些过来人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因此我写下这篇小说，只是为了纪念那个年代那的一对对像汉斯和安娜这般花季的年轻人。因为战争而付出了自己一生的前途甚至热忱的生命。而汉斯和安娜只是他们的缩影，因为他们就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


